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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兰花”词汇溯源及定义探讨
Origin Investigation and Definition Discussion of “Chinese Orchid”

王巍
WANG Wei

“中国兰花”是“中国十大名花”

之一，是中国人对传统玩赏的兰花
种类的称谓，在中华文明圈也有着
广泛的爱好者。“中国兰花”可简称
作“中国兰”或者“国兰”，用于与
西方文化所推崇的兰花种类——“洋
兰”进行区别，是兰界十分普及的概
念。但是对于这个称谓的来历至今没
有人进行过探究，其名词解释和英文
翻译更是五花八门。而这些都是关乎

“中国兰花”文化的基础问题，及早
厘清对于相关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因此，本文结合众多资料，对
这些问题进行了溯源和探讨。

1 “中国兰花”的词汇溯源及其
成因探讨

1.1 词汇溯源
“兰”作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事物，

古已有之，但据资料显示，“中国兰

花”一词却是在民国时期才从“兰”
和“兰花”演变过来的。从形式上
看，虽然“中国兰花”仅是在“兰
花”一词前添加了限定词“中国”，
但是这个演变过程经历了近半个世
纪。这一时期，一些资料中继续沿用
传统的“兰”或者“兰花”的称谓及
定义，如《都门艺兰记》（1928年）、

《花草竹木》（1946年）等；另一些资
料中虽然称谓没变，但是在叙述中已
经有了国家概念的体现，如 1926年
出版的《兰花栽培法》中写道“兰

花……吾国原产”，1936 年发表于
《科学的中国》的《艺兰（上）》中
写到“兰为我中国固有的文化产物”
等；还有一些资料中的称谓已经出现
了“中国兰花”的雏形，如 1934年
出版的《种兰法》中已出现“我国
兰”的表述。1959年出版的《中国
几种著名的花卉》首次准确地使用了

“中国兰”一词，并给出了该词的名

词解释，标志着“中国兰花”这一概
念的成熟。

1.2 成因探讨
“兰”和“兰花”的使用历史悠

久，但到近代却需要转变成“中国兰
花”，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
方面：

首先是主权国家概念的传入。据
考证，与“中国兰花”相对的“洋
兰”一词早在1796年问世的《第一
香笔记》中就已经出现了，这表明至
少在 18世纪末，西方人玩赏的兰科
植物种类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查阅
当时的多种资料，并未见到“国兰”
一词的使用。这说明“洋兰”一词的
出现，并没能促成“国兰”的产生。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主权国家的概念
尚未传入，对于“兰花”的含义不用
限定词汇就能准确传达。“国”字最
早见于商朝的青铜器铭文 [1]，“国家”
一词也早在《周易》中就已出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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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国家、天下，在中国历史上
被看作一代帝王的“家”[2]，并非主
权国家的概念。“中国”一词早在西
周时期的何尊上就已经出现，但并不
是指全中国，仅仅是与今天“国内”
一词含义相同的普通词汇 [3]，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一个关于文明
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
政治地理概念 [4]，并不存在国家、民
族、主权的意识 [5]。因此，虽然这些
与国家有关的概念早已产生，但是
都没能促成“中国兰花”一词的形
成。直到清朝末年，列强的入侵才迫
使中国变成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
家 [6]。而将“中国”确定为国家的名
称，则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7]。在
此之后，国产物品冠以“中国”一词
的现象才普及开来，由此诞生了“国
语”“国粹”“国学”等等词汇 [8]。“中
国兰花”的概念在这种大背景下才得
以形成。

其次是现代植物学的传入。西方
的现代植物学发展到 19世纪已相当
成熟，其相关的知识随着当时发达的
航海舰队和前赴后继的传教士，开始
传播到世界多个地方。来到中国的传
教士将这些知识融入到了中西方文化
的交流当中。1815年出版的世界首
部汉英词典——《华英字典》中，在
对译“兰”字时使用了施普伦格尔系
统中的“epidendrum”一词，并且还
用该系统中的“Gynandria”一词进
一步解释“兰”为“the general name 
for the class Gynandria”[9]，即“兰”
是Gynandria纲的总称。“兰”字既被
用于 epidendrum属的命名，也被用
于Gynandria纲的命名，由此成为该
领域一个重要的命名词汇。这有一定
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兰”字在
古代也被广泛用于许多与“兰”有
相似特征的植物命名，不过这2种命
名方式的标准不甚相同。后来，这
种对译的方法被同时代的日本本草
家所知晓，并且成为他们在植物研
究中的参考资源之一 [10]。1858年我
国植物学家李善兰在其译著的《植
物学》一书中将“Order”一词译
作“科”后 [11]，1872年日本植物学
家田中芳男在翻译垤甘度尔列氏（德
堪多）系统时将“orchidaceae”译作
了“兰科”[12]。此后该科许多新的对

译名称也延续了使用“兰”字进行
命名的思路，比如贝母兰Coelogyne 
cristata、卡特兰Cattleya labiata、虾
脊兰Calanthe discolor等。这些对译
内容再通过译本教科书如《再版植
物学教科书》（1907年）、《植物学教
科书》（1908年）等的形式传回国内，
与传统的名称结合，组成了如今的兰
科植物名称体系，成为中文版现代植
物学的一部分，并借由植物学工作的
开展而逐步推广开来。但是由于“兰
科植物”一词过于专业，人们还是习
惯使用“兰”或者“兰花”进行替代
表述。而如此一来，传统的“兰花”
群体则失去了原有的种类名称。在通
常情况下，这个群体内的各种类就按
现代植物学系统当中的名称进行表述
即可。但是“兰花”不仅仅是一个词
汇，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个称谓
与其对应的植物群体相辅相成，共同
承载了2 000余年的历史文化和数千
万爱好者的特殊感情。于是在《种兰
法》当中就出现了“兰（orchid）为

种子植物，被子类，单子叶门，兰科

（orchidaceae）之多年生草……现今发

现者，共计一万五千余种”“我国兰

之产地甚广，爱玩虽久，调查未周”，
这种将“兰”等同于“兰科植物”，
而传统的“兰花”群体称作“我国
兰”的表述。后来“我国兰”正式表
述为“中国兰花”就顺理成章了。

2  “中国兰花”形成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兰花”一词的形成，解决
了对传统“兰花”群体的表述问题，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让渡了“兰花”在相关植
物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传统植物
学中，有很多植物是以“兰”字进
行命名的，这些植物的名称由来皆
因与“兰”或“兰花”在某方面有
相似的特征，如花型相似的箬兰（蜘
蛛抱蛋）Aspidistra elatior，香味相
似的玉兰Yulania denudata，叶型相
似的马兰Aster indicus等。笔者将之
称为“兰系植物”。这种认知体系在

《兰史》[13]当中有很好的体现，书中
将兰系植物当中的“兰花”种类记载
于“兰本纪”“兰世家”“兰列传”等
篇章当中，将非“兰花”的种类记载

于“兰外纪”“兰外传”等篇章当中。
可见，“兰花”就是兰系植物的文化
核心。但是在“中国兰花”一词形成
后，“兰花”的地位并没能被其继承，
而是在不知不觉间让渡给了概念更为
广泛的兰科植物。这导致了后来命名
的兰科植物虽然也使用“兰”字，但
其文化内核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这也是造成如今一部分人会将国兰文
化的内容用于解释非国兰植物的重要
原因之一。

其次，模糊了相关植物的评判标
准。“兰”之所以为“兰”，是因其具
有美好的香味。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在
漫长的中国兰文化历史当中是一直
遵守的，相关的文化内容也是建立
在此基础上的，如“同心之言，其
臭如兰”“不以无人而不芳”“气若幽
兰”“国香”“王者香”等。“兰”可以
说是美好香味的代名词，这也是国人
喜欢用“兰”字对其他事物命名的原
因。即使在唐末之后，“兰”所指植
物由泽兰属Eupatorium、唇形科一类
的植物，转变到了后来人工种植用于
观赏的兰属Cymbidium植物 [14]，具有
美好香味的这个评判标准仍然得到了
延续。但是在“兰花”等同于兰科植
物后，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只要符
合兰科植物结构特征的都可以称作

“兰花”，而香味的有无则不再重要。
后来产生的“中国兰花”概念并没
有继续强调这个标准，对于其所指代
的植物是否需要具有香味一直模糊不
清，这导致一些没有香味的种类也能
被归入其中。但是，具有美好香味是
中国兰文化的基石，一旦摒弃，上千
年的文化历史将无从谈起。

第三，降低了“兰花”在兰界的
地位。传统“兰花”的种类在东亚多
国都有分布，其文化也早已随着中华
文化扩散到了东亚多国，在当地有
着众多的爱好者。日本、韩国的兰文
化，皆起源于中国的兰文化。因此，
传统“兰花”的文化不只是局限于中
国境内的花卉文化，而是一个区域
级的文化现象，而仅用“中国”一词
对“兰花”进行限定，明显降低了传
统“兰花”在兰界的地位。另外，近
代以来，日本兰界积极使用“东洋
兰”一词，用以指代东亚地区流行的
数种观赏性兰科植物，这在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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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问世的多部日本兰著如《栽培と鉴
赏东洋兰》（1934年）、《东洋兰の简易
栽培》（1935年）、《东洋兰谱》（1957
年）、《东洋兰选集》（1960年）、《东洋
兰》（1975年）中都有体现。而在所
谓的“东洋兰”概念中，传统“兰
花”的种类占到了八成以上，“中国
兰花”的概念却没能得到体现。而
且据笔者考证，“东洋兰”一词于国
人而言也不宜采用。“东洋”在中国
古代泛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及
南洋，后来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
念 [15]，并无过多政治偏见。但是在
日本，明治十年（1878年）以后，随
着以日本为“东洋之盟主”、抵抗欧
美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思想逐渐抬
头，“东洋”一词的使用也随之增加。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日语中的“东
洋”一词暗含日本为东洋盟主之意，
其背后是一段东亚地区人民饱受日本
侵略的历史，不宜用于“兰花”的命
名。因此，探讨“中国兰花”一词的
适用性只是强化传统“兰花”影响力
工作的第一步。

第四，没能消除“兰花”含义转
变带来的影响。由于“兰花”成为兰
科植物的同义词，为了更精准地表述
传统的“兰花”群体，在此词前添
加限定词成为必然的选择。但是使用

“中国”一词作为限定，并没能形成
一个特殊的词汇，以降低人们理解时
产生歧义的概率，“中国兰花”还是
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所有中国的兰科
植物。

3 “中国兰花”的定义对比

3.1 定义版本
自“中国兰花”一词正式出现，

半个多世纪以来，其定义方法可谓层
出不穷，已发展出了多个版本。汇集
多个版本发现，定义中对“国兰”与
兰科植物的关系的不同认知，成为这
些版本重要的区别。据此，可以将这
些定义分作以下三类：

1）不涉及兰科植物概念进行
定义，如：“‘国兰’，日本人又称
为东洋兰”[16]；“今之国兰，古人称
为兰蕙，四君子之一，属风韵飘渺
者”[17]；“当今所称的中国兰花——
国兰，古代称之为兰蕙”[18]。

2）涉及兰科植物概念，但并
未将“国兰”含义进行扩大化定
义，如：“国兰是中国人对传统
玩赏的国产兰花的称谓，如春兰
Cymbidium goeringii、蕙兰C. faberi、
建兰C. ensifolium、墨兰C. sinense、
寒兰C. kanran、春剑C. goeringii 
var.  longibracteatum、莲瓣兰 C. 
tortisepalum、豆瓣兰 C. serratum
等”[19]；“传统中国兰花，是指建兰
属中香味较浓的几个种及其栽培变
种，如春兰、蕙兰、建兰、墨兰、茜
兰（独占春C. eburneum）等。每种兰
都有或多或少的栽培变种或变型。其
原生种大多分布于中国的东南和秦岭
以南的西南地区”[20]；“中国兰花又
称国兰，日本、韩国亦称东洋兰，是
兰科兰属植物中一部分产于我国、日
本、朝鲜半岛的地生种的总称”[21]；

“‘国兰’，就是过去文人吟诵、画家
挥毫的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
兰，为兰科兰属长苞组的5个种，不
是今天所说的‘洋兰’”[22]；“中国兰
花为兰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部肉
质，叶长而狭，形如莎草而略带革
质，四季常青”[23]；“中国兰花别名
兰草、山兰、芝、香祖、王者香。兰
科兰属，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24]。

3）涉及兰科植物概念，并将
“国兰”含义进行扩大化定义，如：
“广义的国兰，指中国产的，或由中
国人创育而成的所有兰科兰属植物。
本书所述的国兰系指自古以来，我国
民间广为栽培，广受赞美，统称为兰
花的，具有洒脱的秀叶、秀丽的花
朵、清醇的花香，又有高雅神韵的7
种兰科兰属植物——春兰、莲瓣兰、
春剑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
及其变种”[25]；“中国兰花就是生长
在中国的兰花，更确切地说是原产
在中国的兰花，也可以称之为‘国
兰’；我们通常提到的中国兰花，有
两种含义，一种是广义的，凡属兰科
植物，原产在我国的，统称中国兰
花。另一种则是狭义的，指兰科兰属
中原产于我国的兰花。正确的叫法应
是中国的兰属植物”[26]；“中国兰花
在植物学中是指一切主产于中国的兰
科兰属观赏植物。主要指春兰、蕙
兰、建兰、墨兰和寒兰 5大类”[27]；

“中国兰花，又名国兰。是指原产于

我国的兰科兰属观赏植物的总称，主
要包括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寒
兰等种及相关品种”[28]。

3.2 定义存在的问题
1）没有流传较广的版本。虽然

有多人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中国兰
花”的定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定义
的内容还是比较混乱，没有一个被广
泛接受的版本。不过，在兰界有一定
声望的作者的版本，接受度会比其他
版本更高一些，比如兰界前辈吴应
祥 [26]和刘清涌 [27]的定义方式被其他
作者采用的概率相对较高。这当中有
宣传不足的原因，也有定义不够令人
满意的原因。

2）没有明确的种类。对于“中
国兰花”到底包括几个种类，各定义
之间都有差异，没有统一的说法。这
是由于“中国兰花”的判定标准是一
个逐步明确的过程，其群体也是随
着人们对于相关植物的开发而不断增
减，比如“方兰”“茜兰”这些种类，
在当前的体系中就基本被排除了。由
于现代植物分类学的深入研究，近
年来又新增了莲瓣兰、春剑、送春
C. cyperifolium var. szechuanicum等种
类。因此，笔者认为，应将目前已经
确定下来的种类固定在定义当中，还
未确定的种类待研究确定后再逐步补
入定义。

3）部分表述没有叙述特征。香
味美好、叶姿秀美是“中国兰花”的
重要特征，但是上述定义当中就有数
个没有提及。这或许是兼顾到市场上
流通的品种当中确实存在没有香味
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本末倒置
的行为。从前述分析可知，没有香味
的兰属种类不适合纳入“国兰”的行
列，这在国兰的发展历史中也有所体
现，且这些种类在流通中的接受程度
也很低。因此，没有必要因小失大。

4）没有统一的英文翻译。在一
个完整的名词解释中，主词的翻译
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以上定
义及相关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关于

“中国兰花”的翻译方式存在数个版
本：有直接使用拉丁名的，比如龚
玉莲 [24]、羊茜 [29]等使用的Cymbidium 
spp.，卢思聪 [21]、王华芳 [30]等使用的
Cymbidium；有使用拉丁名搭配“中
国的”一词的，比如吴应祥 [31]、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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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芝 [32]、吴坤林 [33]等使用的Chinese 
Cymbidium；也有英文直译的，如
姚同玉 [34]、刘祖祺等 [35]使用Chinese 
Orchid。由此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
作者们对于“中国兰花”的英文翻译
各持己见，没有进行过统一。

5）加深误解。“兰花”词义的转
变已经让一部分人产生了“中国兰
花”是中国出产的所有兰科植物的误
解，在定义中予以纠正尚能弥补。但
是在上述第3种版本的定义中，不仅
没能纠正，反倒将“中国兰花”分为
广义和狭义的。这样的理解与该词产
生的初衷背道而驰，不应该采用。

4 “中国兰花”的定义探讨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目前
对于“中国兰花”的定义还是不太
理想，需要提出一个更加合理的定
义以供使用。根据前述定义所涉及
的内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
整：1）在名称方面，虽然“中国兰
花”一词用于表述传统的“兰花”种
类确有不足之处，奈何该词已经使用
多年，有着广泛的认知，一时间很
难更改，在接受度更高的词汇出现
前，暂时继续沿用。2）在英文翻译
方面，“中国兰花”不是指全部的兰
属植物，所以不应该使用Cymbidium
进行对译；中国出产的兰属植物的种
类也不都是“中国兰花”所指代的种
类，所以译作Chinese Cymbidium也
是不恰当的。而Chinese也可以翻译
为中华的，Chinese Orchid一词有蕴
含中华文化的含义，因此是比较适
合的。基于此，《兰花草》也应该翻
译成“Chinese Orchid”，而非当前翻
译的“Orchid Grass”。3）在产地方
面，由于兰属植物的主产区就是亚洲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他地区则很
少，而这些地区正好与中华文化主要
辐射的地域高度重合，因此在定义
中不用特别说明产地。4）在特征方
面，根据前述的分析可知，“中国兰
花”最重要的2个特征就是有美好的
香味和秀美的叶片，这是判定一个种
类是否为“中国兰花”的重要标准，
因此需要在定义中提及。5）在种类
方面，定义中应将已经确定的种类固
定下来，包括传统的春兰、蕙兰、墨

兰、建兰、寒兰5个种类，以及近些
年确定下来的莲瓣兰、春剑、送春3
个种类。没有确定下来的种类如豆瓣
兰，仅有少数品种具有香味，将之列
入尚有不妥，所以暂不予考虑。后续
有新增的种类及时递补即可。6）在
文化背景方面，“中国兰花”是中华
文化的产物，不只是在中国国内受到
喜欢，在周边几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的国家里也有大批拥趸。所以，在定
义当中也应该有所体现。

综上，“中国兰花”的定义可以
修改为：中国兰花（Chinese Orchid）
是指兰属植物中被中华文化所推崇的
花香叶秀的种类，主要有：春兰、蕙
兰、墨兰、建兰、寒兰、莲瓣兰、春
剑、送春等。

5 结语

“中国兰花”不是一个植物学概
念，而是在深厚的中华文化滋养下生
长出来的文化符号，更是东西方审美
差异的重要载体。这个群体有着独特
的魅力和悠久的文化，不能因为有了
现代植物学的表述体系就将之虚无。
对其名称来历和定义方式的梳理，就
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点努力。不过，

“中国兰花”这个被动形成的称谓也
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其指代的群体并
没能因为这个词汇及其定义的产生而
更加明确。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

“中华兰花”一词进行替代表述，但
是否应该如此，以及能否实现，有待
各位同仁多多探讨和时间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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